
东莞扫黄风暴中，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严小康、副局长卢伟琪先后被免职，身在山东老家的
王秀勇老人得知后，喜笑颜开。

人称“扫黄老人”的王秀勇在东莞生活了近20年，曾绘制扫黄地图协助并督促警方扫黄，
但他的“义举”没有得到相应的成效，反而在东莞因各种原因被逼得无路可走，两度退出这座
让他寄托着感情的城市。

王秀勇生于“梁山好汉之乡”的郓城县，而近来他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英雄情结”，自省的
同时也在观照社会。在东莞度过几乎半生，如今的王秀勇正在以局外人的眼光看着这座城市
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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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版）

这一下，伊丽艾尔与我的关系
引起了大使馆的关注，宋大使亲自
找我谈话，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
事？征询我对这事的处理意见。
口气中，我已经隐隐约约闻到组织
上有“敲打”我的意思了。我向宋
大使保证，我曾根据他的指示，除
在留学生宿舍作饭与伊丽艾尔这
个英国留学生见过一次面外，其他
任何关系都没有，请组织调查，也
请组织帮助我做好伊丽艾尔的工
作，把这个子虚乌有的“婚事”处理
干净。

虽然现在看来这只是牵扯到
个人生活的小事，可在当时弄不好

就得“通天”。
为了向伊丽艾尔小姐证实我

确实已经结婚，大使馆立即向国内
发了外交电报，索要我和妻子的结
婚证书复印件，我妻子和孩子的照
片，并要求我妻子证实我们之间的
感情是否仍然牢固稳定。外交部
将那封电报转外贸部，外贸部转四
川省，四川省再转原来的达县地
区。

可以说这是杀鸡用了牛刀，为
了那个伊丽艾尔，大使馆用得着如
此兴师动众么？听到这个消息，我
心里立即产生一种预感：组织上对
我是高标准、严要求，既要给伊丽

艾尔一个有力的证明，也要进一步
解除对我生活作风的怀疑，顺便将
我好好查一查。

外交工作无小事，外交纪律无
小事。当时的出国人员违犯外交
纪律最多的是哪些方面？一个是
政治纪律，泄密呀，出逃呀，一下就
“通天”了，“通天”通回国内，通到
外交部，通到党中央和国务院了。
第二是生活作风问题。出国人员
除大使、总领事、参赞等高级馆员
带了家眷外，一般的馆员都没有资
格带家眷。有些“跑单帮”的出国
人员往往耐不住寂寞，经不起考
验，就偷偷摸摸与驻在国的女人拉

拉扯扯，个别的还在外嫖娼，进那
些外交人员根本不能涉足的红灯
区。为什么有些出国人员中途被
“提前遣送回国”？个别的是能力
太差，不能适应国外的工作，不得
不让他们提前回到国内，以便让能
顶起工作的人来顶替他们。这样
的人并不多。还有的就是犯了错
误，或犯了政治纪律，或犯了生活
作风问题，干了有损人格国格的
事，被“遣送回国”。这些被很不光
彩“遣送回国”的人还不是一个两
个，我们在大使馆进行时事政治学
习时经常听到类似的通报。

（二十三）

“好汉”发迹
在东莞落脚

在王秀勇的人生里，第一个为人所知的
社会身份是艺人。但不同于邻里乡党的那些
唱山东快书、说民间传奇的艺人，老王的技
艺在于双脚——他儿时就落下了双手残疾。

上世纪60年代，王秀勇生于王家村的一
处破败的土房子里。15岁那年，他卖了一只
羊，拿着20元钱去闯世界。

王秀勇一生都脚力惊人。当他走投无路
准备从南京长江大桥上跳下去时，被人拦
下，并劝告可凭一技之长卖艺求生。这之后
他不仅开创出了用脚写字、磨刀切菜、打扑
克下棋这些技艺用于街头表演，还用这双脚
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80年代，这段“信马由缰”的漂泊生涯
渐入尾声。让王秀勇收住了心的，是东莞。
这是1986年。

90年代中期，东莞开始添了新的景象。
街面上的“夜总会”、“酒店”开始越来越
多；来围观老王表演的人群里，常有出手阔
绰的老板，而他们的身边时常跟随着一位打
扮时髦的“年轻妇女”。“可能是为了显示大
方，小姐们一示意，老板们往往就给得特别
多。有一次我一下就收了800块钱。”王秀勇
说。

不仅是老板，“小姐”们本身也都出手大
方。在老王看来，小姐们给的钱，普遍比一
般人群要多。据估算，小姐的资助，能占到
他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可能是她们的钱来得
容易些吧，再者她们也都出身贫困，对我特
别照顾。”除了给钱，小姐们经常把吃不了的
高档食品留给王秀勇，这些都让他大为感激。

“好汉”打虎
公安究竟扫不扫黄

几天前，王秀勇看到了“东莞太子酒店
被央视曝光”的消息，惊得张大嘴巴。比起
东莞的扫黄风暴终于来临，更让他惊奇的
是，“扫黄”竟然就是从他最熟悉的地方开始
的。

1996年始，王秀勇就住到了黄江镇的玉
塘围村，当时，一座宏伟的“太子酒店”正
在兴建中。老王当时的邻居，是一位“梁老

太”——她的儿子，正是太子酒店的老板梁
耀辉。王秀勇和梁耀辉并没有来往，但同梁
母熟识，“她家人都很心善，常常一百一百地
直接给我。我知道她儿子的酒店里是做什么
的，但在那个时候，没有点‘黄’的东西，
你的酒店可能都办不下去。”老王说。

这时候，“黄”已经广为泛滥了。在王秀
勇看来，“太子”都称不上是大酒店，常平、
虎门、樟木头等地，都是色情重镇。

但是，由于深得其中益处，“黄”这股逆
流倒从未刺痛过王秀勇的“英雄情结”。“这
些东西并没有影响我，小姐和嫖客反而还对
我有经济上的帮助。”

让王秀勇产生“扫黄”念头的，是2010
年。当时东莞的色情业规模发展到空前的程
度，3月份，时任东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卢
伟琪抛出一个“扫黄杀手锏”：公布个人手机
号码，接受市民有关涉黄涉赌线索的举报。
老王对政府的这种开明政策大为看好，坐等
色情业被铲除。谁知一段时间过去，他发现
身边没有产生一点响动。“满世界全都是黄，
我就不相信，怎么会没人举报？”老王按照报
上公布的号码，真的给公安局副局长拨去了
电话，但不是没人接听，就是不通，要么就
是语音提示让发短信。

王秀勇心里打定了主意，他倒要看看公
安局究竟扫不扫黄。

2010年5月开始，他艰难地抄起圆珠
笔，在一个单线格本子上先后绘制了三张粗
糙的“地图”，它们分别反映了东坑、大朗和
石碣三镇的卖淫嫖娼窝点分布情况，老王叫
它们“虎穴淫窝图”。之所以有“虎”，是因
为该图也部分反映了当地的涉赌状况，而遍
布大街小巷的老虎机正是主要赌博工具。

王秀勇就这样开始了“打虎”。但很快他
就发现，自己一如当年景阳冈的武松一样孤
立无援。

“好汉”被打
“他们为什么能知道我的行踪？”

王秀勇找到了大朗镇公安分局，把绘制
的扫黄图展示给警员看，结果被笑称“什么
东西”。他叩开了石碣镇唐洪派出所的门，结
果被警员好言劝告：你这么大岁数了，不要
管这个好不好啦。

老王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做下去。

他找来了媒体。于是在东莞和广东当地报纸
和电视上，“老人绘制扫黄图”的消息不胫而
走，而扫黄的希望也神奇地反映在了现实
中，各镇公安真的出动警力开始扫黄。当年
6月1日的东莞某报记载着一次石碣镇的扫黄
行动：出动警力186人，清查出租屋346间、
士多店48间、发廊12间，查处涉黄行政案件
1宗。“我对那些媒体建议了，要跟随警察，
监督他们扫黄。”王秀勇说，“就是这样，他
们也只是抓现行，没有抓到的话，那些发廊
都安然无事。”

2010年7月14日，王秀勇决定亲自监督
警方。当晚8点，万江公安真的让他坐在警
车里当向导，按图搜查辖区的涉黄情况。结
果，他们在石美地区抓住了两对现行嫖娼。
而在收队结束行动时，王秀勇发现“不对劲
啊”：警察把他和那两对卖淫嫖娼人员一起，
关在了押送违法人员的警车里。在归途中，
颇有名气的老王被认了出来，“小姐”们冷冷
的眼神“就像要吃了他”，一个嫖客不由分说
一脚踹向他，如果不是双手反铐在身后以及
有警员看管，当晚王秀勇难逃一劫。

谁知劫难终没逃过。一周后，万江公安
分局打来电话，通知王秀勇前来领取举报奖
金600元。而当他领了钱刚一走出公安局大
门时，立刻被6个人团团围住，一顿暴打劈
头袭来。这些人边打边用普通话叫骂，包括
“叫你多管闲事”。老王的几颗牙就此留在了
东莞。

“为什么这些人能找到我在哪里？他们
怎么知道我在那个时间会去公安局？”王秀勇
现在想来还愤愤不平。

老王的电话也不再是个人隐私。一次在
石碣镇扫黄期间，他早上接到了一个恐吓电
话，还没睡醒的他恍惚觉得对方已站在门
口，吓得把手机掉在地上摔烂了。他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会有他的电话。

王秀勇不仅不敢扫黄，而且连门都渐渐
不敢出了。卖艺这种抛头露面的事已经和他
绝缘，他只能以捡破烂为生。大部分时间，
他躲在出租屋里。

他开始上访。信访维稳中心、市公安局
纪委和信访办，王秀勇都去过了。他在举报
材料的上面附着自己写的大字报：助警扫
黄，反被警害，求奖无门，倒贴八千。对方
要么表示“反映情况”而无下文，要么就是
质问老王有没有“公安不作为”和“与违法

人员串通”的证据。他拿不出来。

遭受“招安”
“我不恨‘小姐’，我恨的是‘保护伞’。”

2010年12月中旬的一天，王秀勇被叫到
东莞市公安局，警员给他拿来8000元钱，说
是民警们给他个人的“捐助”。老王说，这是
他到市纪委去反映情况所收到的成效。

买了一张火车票，王秀勇踏上了回山东
老家的路途。坐吃山空，2011年5月，王秀
勇决定重新出门去生活，但头脑中第一个冒
出来的目的地，仍然是东莞。在这地方住了
近20年，说得一嘴还算流利的粤语，他对这
个地方有太多感情。所以老王决定，就算是
隐姓埋名到一家工厂去打工，也要回东莞。

6月初，他在“精至塑胶制品厂”谋得
了一份看门人的工作，平安度过一段时间。
谁知在2013年3月，平静再被打破。据他回
忆，在一次石排镇某警务区的“搜查”中，
一名陈姓警员找到了王秀勇，对方拿着老王
的暂住证，看了看问道：你是那个“扫黄老
人”吧？于是打电话汇报说：王秀勇在这儿
工作，我们找到他了。

“在这之后，这个厂子的老板娘突然要
辞退我，说‘公安的人总来烦我’、‘我实在
不敢用你了’，还叫我别啰嗦。”王秀勇说，
“我觉得，一定是那段时间我在外面被认出
来，有人报给公安局了。”

这次王秀勇彻底死心了。他没有尝试去
别家找工作，就再度离开了东莞。

由于中央和地方电视台的报道，此时在
山东老家，王秀勇已经是全乡的名人了。

此时的王秀勇，却完全没有英雄成名、
告老还乡的满足感。除了愤懑之外，他脑子
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反思的东西。身在东莞近
20年，他深知这一行业的复杂和矛盾性。
“英雄好汉，没那么简单。”他说。

东莞再也回不去了。老王回忆，他当年
暗访发廊时会扮成乞丐，上门去求“小姐”
施舍，而小姐们大多数都会慷慨解囊，反而
一些外表光鲜的人不肯施舍。时光仿佛一下
子又回到了80年代他初到东莞时，他始终记
着“小姐”和东莞人的恩德。“我不恨‘小姐
’，我恨的是‘保护伞’。”

（据《北京青年报》）

扫黄老人曾被东莞警方逼走

“我不恨小姐，恨‘保护伞’” 对照当年的媒体报道，王秀勇向记
者讲述自己在东莞“绘图扫黄”的经历


